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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中关于“葫芦冰”的叙述反复出现，其中有比较

典型的 9 个“葫芦冰”符码，每个符码都会承载一定的叙事功能。解读这些符码的多种功能，

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复杂的土改小说的多重意蕴，其中对探究丁玲突破“革命叙事”的现代

性局限，认识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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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冰”在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同场景中反复出现，作为一种文学

符码，必然承载着多种叙事功能。表面来看，“葫芦冰”是北方常见的一种水果，类似于苹

果，但比普通苹果小而甜，当地人喜欢吃，市场上颇受欢迎，但因为有存放周期短，不易大

量储存，容易腐烂等特点，需要快出手，早交易。而作为一种文学符码的“葫芦冰”，出现

在小说文本的许多场合，与人物、事件、冲突、结构、环境等小说要素深度勾连，像一枚楔

子，嵌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叙事构成中。解读“葫芦冰”这一符码，不仅有助于我们

理解丁玲这部复杂的土改小说的多重意蕴，更好理解丁玲如何突破“土改叙事”的现代性局

限，还有可能进一步发现丁玲创作中某些鲜为人知的深度模式。

一、作为北方水果葫芦冰与文本中的“葫芦冰”符码

“葫芦冰”第一次出现在小说的第十四章，文本给出的页下注为：“葫芦冰是苹果一类

的果子，老百姓又叫果子，又叫冰子”1这个较为简略的解释只能说明一点，“葫芦冰”只是

个地方性的水果，称谓不统一。

事实上，据专家考证，“‘葫芦冰’只是记音而已，实际应该写作‘虎拉槟’。许宝华等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1999 年 4 月出版）收‘虎拉槟’，释为‘槟子，苹果的变种。

北京官话’。其实不仅北京官话叫‘虎拉槟’，靠近北京的河北涿鹿、怀来县也叫“虎拉槟”。”
2既然这种水果叫做“虎拉槟”，丁玲为什么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称作“葫芦冰”呢？

该专家也做了这样专业的解释：“‘虎拉’和‘葫芦’音近，涿鹿县方言属于晋语，前后鼻音

不分，‘槟’‘冰’同音，所以‘虎拉槟’被误写为‘葫芦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根据自己在张家口地区三个村的实际土地改革运动的见闻

与经验创作而成。这三个村有两个在怀来县，一个叫辛庄，一个叫东八里村；第三个村庄在

涿鹿县，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温泉屯。丁玲小说的故事背景“暖水屯”其实就是以温

泉屯为原型。据《丁玲传》记载，丁玲在这三个村驻村工作时间都不是很长：在辛庄两周，

东八里村只有一周；最久的是在温泉村，但也只有短短的 18 天。相比较而言，丁玲对温泉

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5 页。
2 该专家进一步考证说：“虎拉槟是苹果的变种，个头比一般的苹果稍小一些，呈圆柱形，一般为白绿色，

向阳的一面有红晕，吃起来非常香甜，又叫‘香果’，成熟稍早，不能久放。关于‘虎拉槟’得名的由来，

《刘瑞明文史述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1 月出版）所收《“虎”字谐音隐实示虚趣难词历时共地研

究》一文有解释，他认为‘虎拉槟’的‘虎拉’是“忽拉”的谐音，“忽拉”形容快速，由于这种水果出现

时间很短不能久存而得名，‘虎拉’作为‘忽拉’的谐音，有东北话‘虎拉巴达、虎拉巴儿’表‘突然’义

可以佐证。”宗守云：《桑干河畔的“葫芦冰”》，载《咬文嚼字》2017年第 11 期。



村的印象最深，因为在这里“了解到大量素材，她从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琐碎杂事里，

了解到家家户户之间错综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历史渊源，而这些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又把

她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

些新人物便似曾相识了。”1还有一点，就是温泉村在桑干河畔，盛产水果，比较富裕，村外

有大片大片的果树园，而在这些果树园中，种植着许多结满果实的“葫芦冰”。

小说中，“葫芦冰”多次出现。既然我们把“葫芦冰”作为一种文学符码，为了方便解

码，我们不妨按照前后顺序，把“葫芦冰”出现的文本一一整理出来。

A．在巫婆家里出现的水果“葫芦冰”。

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的工作组成员杨亮到村里调查，看大一群人从一家院子中慌慌张张

跑出，于是杨亮误闯暖水屯村里的女巫白银儿——诨名叫白娘娘家中，“葫芦冰”作为一种

水果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

杨亮觉得很奇怪，老百姓又都吞吞吐吐不愿意说。这是回什么事呢？他回头看见那

家的大门并没有关，他被好奇心所驱使，决定闯进去看看。

院子里很清静，不像刚刚有过一大群人的。有一股香烛气味飘出来。他轻手轻脚的

直往里走，在上屋里的玻璃窗上凑过脸去，看见里面炕上正斜躺着一个女人，她穿一身

白衣服。她的脸向里，但她好像已经听到窗外边的声音，并不回过脸来，只安详地娇声

娇气地喊道：“姑妈，你把刚才送来的葫芦冰拿到屋里来吧。”

杨亮赶忙悄悄的退了出来，说不出的惊诧。2

——十四《谣言》

B．令人赏心悦目的果树园“葫芦冰”。

葫芦冰的再一次是暖水屯的支部书记张裕民与杨亮一起来到果树园，看到一派令人心旷

神怡的壮观景致，“葫芦冰”作为一种果树出现在文本中：

望不见头的大果树林，听到有些地方传来人们讲话的声音，却见不到一个人影。葫

芦冰的枝条，向树干周围伸张，像一座大的宝盖，庄严凝重，一棵葫芦冰所盖覆的地面，

简直可以修一所小房子。上边密密地垂着深红，浅红，深绿，浅绿，红红绿绿肥硕的果

实。有时他们可以伸手去摘，有时就弯着腰低着头走过树下，以免碰着累累下垂的果子。

人们在这里眼睛总是忙不过来，看见一个最大的，忽然又看见一个最圆最红最光的。并

且鼻子也不得空，欢喜不断地去吸收和辨别各种香味，这各式各样的香味是多么的沁人

心肺呵！这里的果子以葫芦冰为最多，间或有几颗苹果树，或者海棠果。3

——二十四《果树园》

C．作为农村经济来源的“葫芦冰”。

紧接着，是关于作为经济收入来源的“葫芦冰”给树主带来多少收益的讨论：

杨亮每走过一棵树，便要问这是谁家的。当他知道又是属于穷人的时候，他就不禁

喜悦。那葫芦冰就似乎更放耀着胜利的红润，他便替这些树主计算起来了，他问道：“这

末一棵的果子，至少有二百斤吧？”

“差太远了。像今年这末个大年，每棵树至少也有八九百，千来斤呢。要是火车通

了，价钱就还要高些。一亩果子顶不上十亩水地，也顶个七八亩，坡地就更说不上了。”

杨亮被这个数目字骇着了，把眼睛睁得更大。张裕民便又解释道：“真正受苦人还

是喜欢水地，水地不像果木靠不住。你看今年结得多爱人，可是去年一颗也没结，连村

上的孩子们都没个吃的。果子结得好，究竟不能当饭。你看这葫芦冰结得好看，闻起来

香。可是不经放，比不得别的水果，得赶紧发出去。发得猛，果行里价钱就订得不像话

1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 363 页。
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4-65 页。
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12 页。



了。你不要看张家口卖二三百元一斤，行里却只收一百元，再迟一点就只值七八十元一

斤了，运费还在外。损了的就只能自己留着晒果干，给孩子们吃。”1

——二十四《果树园》

D．作为地主李子俊巴结小学教员的“葫芦冰”。

再一个场景是在地主李子俊的果园里。同情地主的小学教员任国忠偷偷来的李子俊的果

园中看望在此躲藏避难的李子俊，他们交流着外界的信息，算计着将来的前途，在风暴面到

来之前开始发抖。

任国忠不觉一下跳回身，抓住了那瘦长个子，大声说：“呵！可把我好找。你藏到

哪儿去了！”

“别嚷嚷，有事么？”李子俊掏出纸烟递过来。

“唉，也没有什么事，几天不见你，来看看你的，知道你心里也是不宁——”他被

李子俊在腰上撞了一下，说不下去了。

“吃过饭了吗？咱还没吃饭咧。咱今晚不回了。宝堂叔，你老人家回村上一趟，拿

点吃的来，再把被子也捎来，园子里比家里凉快多了，舒服！”李子俊靠在一颗树干上，

伸手摘下一个果子，随手扔给了任国忠，“给你，看这葫芦冰多大！”2

——二十八《魅黑的果园里》

E．作为李子俊孩子口中含着的“葫芦冰”。

当地主李子俊的佃户们争抢着来到李子俊家要给他算账的时候，李子俊的女人施展了她

特有的装可怜、撒泼哭闹等手段，老实巴交的穷人们没有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地走散，文本

中出现了“果子”，被李子俊的孩子们含在嘴里。

溜出去了的人，也不回合作社去，都一个一个下地去了，或者就回到家里。程仁他

们等了一会，没见有人回来，便派人去打听。李子俊的大门外，院子里，静悄悄的，孩

子们坐在晒果子筛子旁，口里含着红颜新鲜的果子，就像什么事业没有发生。来人觉得

很奇怪，只好又跑回去再找，到他们家去问，他们只平淡地说：“李子俊在家也好说。

一个娘们，拖儿带女，哭哭啼啼的，叫咱们怎好意思？又都是天天见面的，唉，红契，

还是让农会自己去拿吧。”3

——三十二《败阵》

F．作为干部意见分歧支点的“葫芦冰”。

在是否统制地主的果园问题上，干部们出现了分歧，他们开始辩论和争吵。土改工作队

的文采同志与胡立功、董主任意见不一致，但农民的意见却是统一的，他们坚决主张马上统

制地主果园，不然的话，“葫芦冰”会很快变质。

老董说道：“要是很快能把地分精密，那是成的，果子搁几天也不要紧，就怕行情

跌，日子要拖久了，苹果，梨，都好办，就是葫芦冰为难……”

“对，”群众还没等他说完便嚷起来了，“董主任懂得，就是这个讲究，到底是这地

方的人。”

文采不好再说什么，只同胡立功说：“咱们突击一下吧，找程仁他们去，要是能突

击出来，还是慢点好。这个工作要做不好，也就很麻烦的。”

“突击是突击不出来的。不过连富农的也统制起来，是不太好，我同意你的这个意

见。”胡立功便跟着他离开了人群，杨亮也走过来，还听到侯清槐向老董说：“一听说土

地改革，穷人们就望着这些果子呢。谁不想分个几百斤，千来斤。要是果子都吹了，光

树杆子就差劲了。董主任，你得替穷人们想想这个道理，你看，连咱爹那个老顽固，听

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12-113 页。
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12-113 页。
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1 页。



说要卖果子，他还不反对，还悄悄向咱娘打听呢。”1

——三十六《果子的问题》

G．果园雇工口中如数家珍的“葫芦冰”。

地主的果园被统制起来，由穷人们来做主，来采摘，来享用。李宝堂是个老果园，二十

多年为地主看园子，但他没有一分果园地。但是如今不同了，他开始活跃起来了。他对地主

的果园如数家珍，尤其是李子俊家的果园，他更是门儿清，他知道李子俊不会侍弄“葫芦冰”。

李宝堂在这里指挥着。李宝堂在园子里看着别人下果子，替别人下果子已经二十年了，

他总是不爱说话，沉默的，像无动于衷似的不断工作。不知道果子是又香又甜似的，拿着的

是土块，是砖石那么一点也没有喜悦的感觉。可是今天呢，他的嗅觉像和大地一同苏醒了过

来，像第一次才发现这葱郁的，茂盛的，富厚的环境，如同一个乞丐忽然发现许多金元一样，

果子都发亮了，都在对他眨着眼呢。李宝堂一面指挥着人，一边说：“这园子原来一共是二

十八亩，七十棵葫芦冰，五十棵梨树，九棵苹果，三棵海棠，三十棵枣，一棵核桃。早先李

子俊他爹在的时候，葫芦冰还多，到他儿子手里，有些树没培植好，就砍了，重新接上了梨

树。李子俊没别的能耐，却懂得养梨，告诉咱们怎么上肥，怎么捉梨步曲，他从书上学来的

呢。可惜只剩这十一亩半。”2

——三十七《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H．作为地主女人的“葫芦冰”。

地主家的女人看到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但是她不甘心，她要来观察一下，看看穷鬼们

怎么闹腾。大家伙说她就是一颗“葫芦冰”，被李子俊养的很好。

李子俊的女人在饭后走来了。她的头梳得光光的，穿一件干净布衫，满脸堆上笑，

做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向什么人都赔着小心。

没有什么人理她，李宝堂也装着没有看见她，却把脸恢复到原来那么一副古板样子

了。

她瑟瑟缩缩的走到任天华面前，笑着道：“如今咱们园子不大了，才十一亩半啦，

宝堂叔比咱还清楚啦，他爹哪年不卖几亩地。”

“回去吧，”那个掌秤的豆腐店伙计说了，“咱们在这干活穷人们都放心，你还有什

么不放心的。你们已经卖得不少了！”

“尽她呆着吧。”任天华说道。

“唉，咱们的窟窿还大呢，春上的工钱都还没给……”女人继续咕噜着。

在树上摘果子的人们里面不知是谁大声道：“嘿，谁说李子俊只会养种梨，不会养

葫芦冰？看，他养种了那么大一个葫芦冰，真真是又白又嫩又肥的香果啦！”

“哈……”旁树上响起一片无邪的笑声。3

——三十七《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J．作为礼品没有“葫芦冰”。

土改工作组走的那一天恰逢中秋节。很多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了水果，就是没有“葫芦冰”，

因为葫芦冰已经过季。

文采他们也吃了顿饺子，主人还说：“唉，真对不起，咱们没买肉，就是西葫芦馅。”

文采出来顺便走了几家去看，有的不错，至不如也吃南瓜面疙瘩。有很多人给他们送了

水果来，梨子，苹果，葡萄，他们不肯收，送的人就生气，只好放在那里。早饭前他们

就已经开了干部会，把伕子都准备好了。一百名青壮年一开完会就要出发的，三天就可

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83 页。
2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85-186 页。
3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87-188 页。



以回来。1

——五十七《中秋节》

二、土改“果实”谁来享：九个“葫芦冰”符码的功能分析

以上九个场景都出现了“葫芦冰”的意象。当然，在长篇小说中还有一些地方，虽然没

有出现“葫芦冰”这个文学符码，但类似“果子”“果木树”“红果”“果实”等暗指“葫芦

冰”的语境也有多处呈现。因篇幅和分析所需，我们仅仅就以上罗列的九个符码进行分析。

根据罗兰·巴特《S/Z》分析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使用的分析工具，文学符码可分

为五种：情节符码、意义符码、阐释符码、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
2
我们将借用这一分析模

式对上述“葫芦冰”九个符码进行解读。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我们的分析并不完全按照

巴特解读《萨拉辛》的方法，亦步亦趋地模仿和参照，而只是借用这个分析框架，甚至改变

里罗兰·巴特的某些分析方式：只要有利于阐述和分析，我们就采用；不利于我们的，就毅

然扬弃，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借此探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的

深层意蕴，揭示丁玲在创作这部土改小说时，有哪些文学和思想的突破，以及这些突破过程

中所采用的叙事技巧。

我们首先要对这五种符码进行简要的区分和规定。

所谓“情节符码”就是在故事发展中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具有推动或阻碍情节发展的作

用，离开此符码，故事情节便不能顺利展开，成为文本呈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叙事“环

节”或“要素”。所谓“意义符码”亦称“意素符码”，是指在小说文本中直接指向小说核心

主题或与小说的根本题旨具备直接关联的那些符码，该符码不仅直接生成意义，而且所承载

的意蕴，所呈现的思想本身便是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阐释符码”就是在小说文本中

与其他符码发生“互文性”作用，具备真理性和客观性特质且能够保证文本与现实生活通释

的小说符码。所谓“象征符码”就是富有暗示性和多义性，并直接揭示某种生活真理和现实

意义的那一类小说符码。所谓“文化符码”是具备某种民俗学和文化学意义的，能够对小说

文本所处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极其复杂的生活场景进行直接说明的这一类小说符码。

据此，我们对上述九个“葫芦冰”符码一一进行简要分析。

1.关于 A.在巫婆家里出现的水果“葫芦冰”，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只是一种较为常见的

家庭水果。有趣的地方在于，土改工作组成员杨亮私访农户，误打误撞进入了“反动会道门”

和“巫婆神汉”汇聚之地的白银儿家，大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味道，“葫芦冰”作为

暖水屯村的普通家庭水果首次出现在小说中，明显带有“情节符码”的功能——杨亮以共产

党化身，进入民间社会藏污纳垢之处，它完成了共产党的土改工作组深入（“闯入”）民间，

尤其是“身入”农村黑暗势力聚集的地方，完成共产党带领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发现阻力何

在，敌对势力何在的叙事功能。

“葫芦冰”在这里承接的“情节符码”功能中起到了重要意义指向作用，一方面引导杨

亮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强行进入具有自足性文化功能的民间信仰“巫婆”空间，另一方面，

与地主阶级联系紧密的“迷信”思想受到革命话语的清理，被认定为“反动会道门”，民间

1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04 页。
2 巴特认为，文本是由各种符码构成的网络。生活与文化都是由文本及其符码构成。确切地说，每个符码

都是一种力量，可控制的文本都是一种声音，织入文本之内。“在每一个发音内容旁边，我们其实都能说听

到了画外音：这就是种种符码：在编织之中，种种符码（声音）的起源在一大片已写过的透视远景中‘失

落’，它们亦迷失了发音行为的起源：众声音（众符码）的汇聚成为写作，成为一个立体空间，其中，五种

符码、五种声音相互交织：经验的声音（情节符码），个人的声音（意素符码），科学的声音（文化符码），

真相的声音（阐释符码），象征的声音（象征符码）。” [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 85 页。



话语遭到国家主体的“重视”和“警惕”（杨亮悄悄地退出来，说不出的惊诧）。
1
有利于改

造农村落后的农民意识，带领他们进行土地改革，因此此处的“葫芦冰”还具有一定的“意

义符码”功能。事实上，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巫婆白银儿在被斗争的压力之下，主动承认自

己的“封建迷信”行为，保证“不再犯事”。

2.关于 B．令人赏心悦目的果树园“葫芦冰”，无疑承载了小说更多的“文化符码”功

能。《果树园》是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最为优美的篇章之一。当年，小说甫一

完成，尚未发表，恰巧作家康濯前来约稿，丁玲便选了《果树园里》一章，于 1947 年 5 月

15 日发表在《时代青年》四卷一期上。后来小说正式出版这一章改题为《果树园》。
2
葫芦冰

是桑干河畔的重要果树，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价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质肥

沃，气候适宜，水利条件良好的暖水屯，盛产这种水果，使得小说植根在这片具有深厚的乡

土气息和北方乡村独特魅力的文化土壤中，而小说对果树园优美、健朗、生动的描写，显示

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也给小说情节的展开深厚的文化背景。

除了“葫芦冰”的文化意蕴，当地民族学者对“葫芦冰”科学价值的解读也比较有趣，

权威——

还有一种水果和虎拉槟有关（生物学上都属于槟子种群），涿鹿当地叫“涩槟子”，

个头比虎拉槟小一些，圆形，紫红色，吃起来有些酸涩，但闻起来喷香扑鼻，放在家里

几天以后，整个房间都充满香气，因此又叫“闻香果”，成熟稍晚，可以久存。

虎拉槟和涩槟子，《涿鹿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4 月出版）称为“香果”

和“槟果”，《野果开发与综合利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出版）称为“甜

槟子”和“酸槟子”，《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出版） 称为“虎拉宾”

（原文作“宾”）和“酸槟子”。《现汉》收“槟子”一词，释为“果实比苹果小，红色，

熟后转紫红，味酸甜带涩”，这里“槟子”当为涩槟子（酸槟子），不是虎拉槟。3

在这篇短文中，作者对“虎拉槟”的另一变种“涩槟子”介绍详尽，引用了权威历史记载《涿

鹿县志》，也有野史笔记《天咫偶闻》，更有科技书籍《野果开发与综合利用》，更有常见的

《现汉》（《现代汉语词典》）。由此可知，此处的“葫芦冰”还具有“阐释符码”的功能。

3.关于 C．作为农村经济来源的“葫芦冰”，像 B一样，出现在《果树园》一章中，无

疑具有上述的“文化符码”和“阐释符码”的功能，只是在这里，土改工作组的杨亮与村支

部书记张裕民讨论的“葫芦冰”，同时具备了“情节符码”功能，因为在他们眼中，“葫芦冰”

代表的果树园必须要分给农民，只有让农民掌握了果园的所有权，土地改革才能见到实效，

为下一步斗争地主李子俊，“统制”村里地主的所有果园打下了基础。正是杨亮看到暖水屯

果树园的这种经济价值，才为下一步的行动和情节发展奠定了基础。还有一点，当杨亮得知

“葫芦冰”不比其他水果，“不经放”，需要尽快发出去，对他下决心迅速解决果园统制提供

了依据，这充分说明此处的“葫芦冰”具备了“情节符码”功能。

杨亮每看到一颗“葫芦冰”果树，总是问张裕民这是谁家的树；当他得知这棵树已经被

穷人所有，心里便很高兴，仿佛能感受到“那葫芦冰就似乎更放耀着胜利的红润”。因此，

此处的“葫芦冰”便多了几层意蕴，它是一种隐喻，一种象征，一种意义指涉，是土地改革

的胜利“果实”，他盼望着（自然，也是他努力工作的方向）这些象征着胜利果实的“葫芦

冰”都“属于穷人”。所以，我们便会发现，此处作为农村经济来源的“葫芦冰” 还具备了

1 陈思和曾论证过“文学创作中的民间隐形结构”，认为“民间文化拥有自身的话语传统，虽然能够容纳国

家意识形态对它的侵犯，但毕竟有一定的限度，超越了限度，侵犯着就会适得其反。”陈思和：《民间的浮

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收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

方出版中心，第 227页。
2 参阅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 369 页。
3 宗守云：《桑干河畔的“葫芦冰”》，载《咬文嚼字》2017 年第 11 期。



“象征符码”和“意义符码”的功能价值。在此，五种符码功能完备于“葫芦冰”一身。

4.关于 D．作为地主李子俊巴结小学教员的“葫芦冰”，是李子俊“伸手”摘下，“随手”

扔给任国忠的，有故意巴结讨好之嫌，但并无深意，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来说，这个“道具”

可有可无，只是具备“情节符码”的功能而已，更没有“象征”、“意义”和“文化”符码的

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作为“阐释符码”而存在与文本之中。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等闲视之。在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送给周扬书

稿，征求周扬的意见，尚未出版之时，有人反映丁玲的这部小说有“同情地主”的倾向，甚

至觉得丁玲有“地富”思想。
1
面对这些批评，丁玲虚心接受，停止写作，继续下到农村体

验生活。其实，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对地主没有“理解之同情”，如何能写出真实的农村现

状呢？在果园里，地主李子俊怕被清算，躲避不见人，而教员任国忠是个“同情地富”的人，

他同穷人谈不来，与地主李子俊、钱文贵等人走得近，看到李子俊避难于果园，主动来找她

聊天，通报情况，述说烦恼，李子俊伸手摘下一个“葫芦冰”，随手扔给任国忠让他吃，充

分说明了丁玲观察到，地主富农也有血有肉，“同情地富”的也大有人在，这才是真正的农

村现实。“葫芦冰”的这一“阐释符码”在这里见证了丁玲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不回避矛

盾，刻画人物不简单化脸谱化，惟其如此，《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才超越了其他土改小说，

它的复杂性和真实性给文学史留下一笔丰厚的写作遗产。

5.关于 E．作为李子俊孩子口中含着的“葫芦冰”，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文学符码。首先，

这里的“果子”显然指代的就是“葫芦冰”，而这个“果子”是在李子俊的孩子们的口中含

着、吃着、享受着，与农会中的佃户们要斗争李子俊“败阵”相对比，更显得有意味。一方

面，要求土地改革的穷人们败下阵来，革命的“果实”没有拿到；另一方面，李子俊女人用

装可怜和哭闹的本领斗败了“穷鬼们”，地主胜利了，他们的孩子喜气洋洋地在嘴里咀嚼着

葫芦冰“果子”。因此，这里的“葫芦冰”具有浓郁的“象征符码”，象征着农会工作的暂时

“败阵”，地主阶级的阴谋一时得逞。

地主“口里含着红颜新鲜的果子”，说明革命“果实”还没有收到穷人手里。穷人们看

到地主的“一个娘们，拖儿带女，哭哭啼啼的，叫咱们怎好意思？又都是天天见面的，唉，

红契，还是让农会自己去拿吧。”在此，我们看到在广大农村的宗法社会中，人情大于阶级

感情，而土改工作组教育农民要“觉悟”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恨，

土改工作的“败阵”只是暂时的，要做大量工作，让穷人们团结起来，识破敌人的诡计，大

胆与地主斗争。我们看到，这里的“葫芦冰”在小说故事情节中起到一个转折的作用，“败

阵”的农民要觉悟，要取得胜利，这就为下一步的情节发展铺下了基础。因此，此处的“葫

芦冰”具有“情节符码”的作用。

6.关于 F．作为干部意见分歧支点的“葫芦冰”，首先具备“情节符码”功能是无疑问

的，因为在这里，“葫芦冰”作为一种容易过季的水果，不能拖，需要干部们的决策当机立

断。对地主果园是否“统制”起来，工作组长文采同志犹豫不决，而熟悉情况的老董提出，

其他水果可以拖一拖，“就是葫芦冰为难……”这一见解打破了平衡，农民们认为“董主任

懂得，就是这个讲究，到底是这地方的人。”本地懂行的董主任对“葫芦冰”习性的见解，

战胜了理论家文采同志，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对地主果园进行“统制”。在此，“葫芦冰”符码

成为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关键。

农民“统制”地主果园，自然包括“葫芦冰”在内，土地改革的“果实”就是那十一家

地主的果园，“葫芦冰”便具备了“意义符码”的功能；而因为“葫芦冰”水果的存留周期

短，必须快速处理，这对土改工作组来说，快刀斩乱麻的工作作风，来解决“果子的问题”，

1 1947年 11 月，在一次政党会议上，彭真不点名地批评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

地主家的女孩子很漂亮，同情地主、富农。丁玲在台下听了这些话，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写的农

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就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

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7 页。



与“葫芦冰”的快速采摘和运销是一致的，所以这里的“葫芦冰”具有某种“象征符码”的

意义。

7.关于 G．果园雇工口中如数家珍的“葫芦冰”，是说地主李子俊不善于栽培“葫芦冰”

果树，“葫芦冰”果树变少。小说叙述这个事实的时候，是借助果园雇农李宝堂述说完成的，

而李宝堂原来自己没有一棵果树，沉默寡言，如今，农民统制了果树，享有果树的支配权和

所有权，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果园的故事，讲述“葫芦冰”的故事，因此，这里的“葫

芦冰”既有“阐释符码”功能，又有“意义符码”和“象征符码”的作用。农民成了果园的

主人，“葫芦冰”成为这个主题的某种象征。

问题在于，李宝堂的叙述声音中有某些不和谐的东西。他对果园的树木如数家珍，对果

园充满浓浓的感情，源于土地改革中对地主果园的“统制”，农民马上就要分地主的果园了，

但是，他在侃侃而谈中却说出了一个事实，李子俊不善于侍弄“葫芦冰”，而善于栽培梨树，

他佩服这个地主，因为他会“告诉咱们怎么上肥，怎么捉梨步曲，他从书上学来的呢。”地

主不是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么，不是只靠剥削和压迫农民而生活的害人精么！怎么也会技术，

懂管理，善于学习呢？在这里，“葫芦冰”作为一种文学符码，具备了超越叙事者主观思想

的“文化价值”。文化是不易变动的，甚至是恒定的，农民翻身解放，而地主阶级身上具备

的知识和技能不会被抹去，从为李子俊侍弄果园二十年的农民李宝堂兴奋的叙说中，我们看

到某种悖论的东西，因此，这里的“葫芦冰”便具有某种“文化符码”的特殊功能。

8.关于 H．作为地主女人的“葫芦冰”，更是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文学符码。“葫芦冰”象

征地主婆，这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李子俊是地主，他把自己的女人养成“又白又嫩又肥的香

果”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葫芦冰”作为文学符码，李子俊女人如果成为革

命“果实”一同被穷人享用和占用，便有些问题。所以，此处“葫芦冰”没有“意义符码”

的功能。

很显然，丁玲在这里是把李子俊女人的仇恨心理刻画的入木三分，对她的倔强和要强的

性格给予更多的笔墨，李子俊女人对共产党和分自己土地的穷人们怀有刻骨的仇恨，甚至对

钱文贵、江世荣、侯殿奎等地主也不好好意，她看问题入木三分，行事果敢，但在“大厦将

倾”的时代面前更多的是愁苦和愤恨。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李子俊女人的“戏份”

很多，丁玲对她的态度也比较复杂。

虽然并不一定“同情地富”，但是丁玲作为地主家庭走出的女作家，对地主女人和地主

家的女孩子了解较深，所以，她在这部小说中刻画较好的除了“黑妮”这个形象之外，便是

李子俊的女人。“又白又嫩又香”是李子俊女人的一个特征，也应了别人批评丁玲描写穷人

都很脏，描写地主家的女人都很美。但是“葫芦冰”的短周期和易腐烂的特点也与地主家女

人短期绚烂，旋开旋落的命运感，也不无隐喻意味。葫芦冰固然鲜美，但无奈不能久存。丁

玲的笔触纤细而悠长，果园人从树上的一个玩笑，竟然一语成谶，命中人物的脉穴。因此，

作为李子俊女人的“葫芦冰”还具有阐释和文化符码的双重功能。

9.关于 J．作为礼品没有“葫芦冰”，是一个缺席的文学符码。虽然“葫芦冰”缺席，

但与之相关的“果实”如苹果、梨子、葡萄都在场。因为这是一个中秋季，“葫芦冰”是短

期水果，恐怕已经下市，但是与之同类的其他果实都摆在了将要离开的工作组面前，但他们

没有收下。共产党是帮助农民拿到革命的“果实”，却不享受这些果实。“他们不肯收，送的

人就生气，只好放在那里。”虽然没有“葫芦冰”，但是工作组却吃了西葫芦馅的饺子，而且

还有欢送的群众，有“三眼枪”的礼炮轰鸣，有“音乐班子”的吹吹打打。

在这里，“葫芦冰”作为文学符码虽然缺席，而群众把他们获得的革命“果实”送来了，

农民用行动和热情，真诚欢送共产党工作组。在这个文学场景中，“葫芦冰”缺席，恰恰说

明共产党为农民利益着想，却不带走农民的土改“果实”；“葫芦冰”缺席，是因为它已经上

市，被送到了市场卖掉，转换为农民的利益；“葫芦冰”缺席，还象征着革命如疾风暴雨，



迅速完成土地改革，再进行新的工作和斗争，因为革命将长期存在。总是，革命“果实”由

暖水屯的穷人们做主，拥有和享受。所以，这里缺席的“葫芦冰”兼具了五种符码。

三、“土改叙事”的突破：从“葫芦冰”的符码功能看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

以上列举和分析了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九个关于“葫芦冰”的文学符

码及其承载的叙述功能，简要列表如下：

从上表至少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葫芦冰”

符码功能比较复杂多样，每一个文学符码都承担着几个或多个叙述功能，最少承担两项功能，

其中，有两个符码承担着 5 项功能。如此看来，9 个符码承担 28 项功能，每个符码平均承

载 3 项以上的叙事功能。其二，“葫芦冰”的五种符码功能几乎在同一频次出现。在 9 个符

码中，情节符码出现 6 次，意义符码出现 5 次，阐释符码出现 6次，象征符码出现 6 次，文

化符码出现 5 次。其三，五种符码中，作为叙事文学基本要素情节、意义和阐释符码大于或

等于叙事文学附加要素的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这一方面说明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比较传统

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部长篇小说并不以单纯故事性和意识形态性取胜，

还兼具其他多种功能要素。

如何从这张简单的表格中发现丁玲小说创作的特异之处，或者说，怎样以“葫芦冰”的

五种符码功能的分布特点，寻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体现出的卓越叙事能力和深度

创作模式，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为了使我们的探索较为方便，我们还是要做一点铺垫。

情节符码 意义符码 阐释符码 象征符码 文化符码

A．在巫婆家里出现的

水果“葫芦冰”

√ √

B．令人赏心悦目的果

树园“葫芦冰”

√ √

C．作为农村经济来源

的“葫芦冰”

√ √ √ √ √

D．作为地主李子俊巴

结小学教员的“葫芦

冰”

√ √

E．作为李子俊孩子口

中含着的“葫芦冰”

√ √

F．作为干部意见分歧

支点的“葫芦冰”

√ √ √

G．果园雇工口中如数

家珍的“葫芦冰”

√ √ √ √

H．作为地主女人的“葫

芦冰”

√ √ √

J．作为礼品没有“葫

芦冰”

√ √ √ √ √

符

码

功

能

解

码

描
述



简单说，就是要下一番语言换算的功夫，亦即把五种符码功能的描述转换为五种我们较为接

受的文学理论语言。

比如：“情节符码”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的可读性与故事性”，“意义符码”可

以理解为作品的“意识形态倾向与主题鲜明”，“阐释符码”与文学理论中的“细节真实与典

型环境”相一致，“象征符码”自然可以归结为“情景交融与审美趣味”之类，而“文化符

码”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通常说的“文学的民族性或人性深度”相关。从这里出发，我们可

以从容探讨丁玲这部土改小说“革命”叙事的复杂性和主题缠绕，以及她写作中的某些鲜为

人知的叙事特色或深度模式。

首先，体现了丁玲小说创作的叙事曲折复杂与主题多义含混的创作特点。正如前面分析

的那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一部土改小说原本是对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一种文学

反映，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是在具体的文本中，有读者

（甚至首长和领导）却发现丁玲把农民写得很脏，地主家的女孩子写得很漂亮，让丁玲感到

很为难，甚至一度搁笔继续深入农村。其实，这并不是丁玲故意如此写，而是她的创作原则

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让她不得不如此。因为她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尊重生活，尊重现实，尊重

自己的艺术感受。
1
丁玲从延安到张家口，一直在农村生活，他了解农村和农民，知道农村

复杂的状况，清楚土地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但绝不会那么顺利和简单。现代性的诉求是划

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黑是黑，白是白，地主代表恶，农民代表善，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

方式有利于现代性的展开，有利于进行社会动员，也有利于快速开展社会斗争；但是丁玲以

他的丰富的社会经验，依据他对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致使她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的时候，并没有简单处理，而是依照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去写。农民家里很脏，地主家女孩很

漂亮，这是事实，不能扭曲。同样，农村斗争很复杂，土地改革不会那么顺利，也是事实，

她写出来了，因此她的小说就成功，令人信服。

具体而言，暖水屯土改的曲折复杂来自于地主阶级的具有丰富的农村经验和官场斗争手

段，他们善于伪装，精于算计，了解农民的精神状况，善于驾驭复杂的斗争局面，他们都是

“能人”。而作为正面角色的共产党工作组和农村基层干部，或教条主义、或懦弱怕事，或

经验不足；同时，农民们又有“变天思想”，担心土改后，“中央”军打过来，秋后算账。丁

玲抓住这一点，深入刻画，便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土改故事写得波澜起伏，九曲回环。

这并非丁玲有意为之，刻意追求传奇性，而是因为农村表面平静，其实暗潮汹涌。诚如上述

分析的那样，九个“葫芦冰”符码，其中情节符码占六个，就是这部小说故事曲折复杂多变，

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

来自延安并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丁玲，小说创作自然服从于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

农兵服务的这个总的主题框架，但在具体的创作中，由于她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来自五四时代

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精神洗礼，作品中对“人”的关照一定会比较突出，这就使得丁玲的土改

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家，主题更加多义含混，甚至暧昧不明。比如，在文采同志的处理上，丁

玲听从了自己的内心和独特的观察。党内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在文采身上得到集中体

现。这个人物在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中是不曾出现的，文采的出现实际是在提醒人们，在共产

党内部有这样一批人，如果任由这批人掌权和领导，他们可能断送革命。因为在对待钱文贵

问题上，文采恰恰昧于地主的阴险，也不了解农村和农民情况，不主张斗争钱文贵；在统制

1 丁玲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人人都会这样说，人人都在这样说；但很多人

却不一定真正这样做。现在很多作品就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从主管道教条、口号出发，从作家个人

的幻想出发。所以这些作品就显得空洞、概念、不动人。”丁玲还举例说：“譬如有的同志想起农村，便想

起地主，以为地主一定长得很胖，吃得很好，撇着八字胡，成天打算盘。对不对呢？实际上，地主是在成

天打算盘，但不一定就手里拿着算盘；地主也有瘦的，也不一定有八字胡，甚至也有对农民亲热的很的，

当然这亲热是假的。可是这种假，不是一下子就看出来的。如果一个坏人一出来就让人看出是个坏人，那

就不会坏得那么了不起了。”丁玲：《谈与创作有关的诸问题》，《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31页、第 333 页。



果园问题上，他又不能及时作出判断，如果不是章品的及时到来，暖水屯的土改是否能继续

下去，还是个问题。在文采那里，“革命”话语变得含混不清，革命为了谁，革命的对象是

谁，革命“果实”由谁来分享，正是现代性问题的一种重要方面。文采这个形象的出现，是

丁玲自觉地对现代性追求当中，政党内部急功近利、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断与教条对革命造成

危害的深度思考。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丁玲塑造了文采这个典型形象，使得这部小说在

主题开掘上获得了历史深度。引申开来，倘若文采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会不会成为

众多老板们“围猎”的对象，也未可知。

其次，丁玲小说的另一个深度模式在于她总是对“土改叙事”的复杂性怀有浓厚的追索

兴致。

是否斗争钱文贵，以及这个地主形象的隐没与出现，成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为精

彩的叙事线索，也体现了丁玲对“革命”和“革命对象”的积极思考。丁玲总是认为“生活

本身是生动的、复杂的、充满了战斗精神，而且变化很快”，
1
据丁玲介绍，她在写地主形象

的时候，丁玲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恶霸地主像陈武一样强奸妇女，杀人；一种像钱文贵

这样的地主。究竟要什么样的地主呢？那时候我手头有好多材料，从这些材料来看，恶霸地

主最多。写一个恶霸地主吧！我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地主里的很多恶霸，但是在封建制度

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叫人

抬不起头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表现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

罪恶。所以说这个形象（钱文贵）还是从我的思想中来的。”
2

其实，呈现在小说中的钱文贵形象，要比丁玲拟想的还要复杂和丰满得多。钱文贵是地

主中的“能人”，能说会道，上蹿下跳，多年经营，根基深厚，他最多的特点是有谋略，人

称“小诸葛”。他看到共产党将要得到天下，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参加八路军，成为“抗

属”；还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村干部张正典，朝里有人好办事。为了不让自己的土地被分了，

他主动分家，两个儿子分门立户，各分了五十亩地，但地契却在他的手里。他自己名下只有

十几亩地，成为“中农”。钱文贵这样的地主深谙农村人情世故，对拉拢干部、分化共产党

也有一套本领。在丁玲的笔下，“革命对象”一度成了革命依靠的对象，剥削阶级很快将要

成为领导阶级，如果共产党干部中有太多像文采那样糊涂、刚愎、官僚十足的人，钱文贵很

快会在党内找到自己的代言人和同盟军。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钱文贵的诡计即将得

逞之际，党派来了县委宣传部长章品，及时纠正了错误决定，毅然决然开始斗争钱文贵，最

后取得土改的胜利。这是必须的结局，丁玲不可能写土改失败。但是，仅就钱文贵这个形象，

足以警示革命者。这就是丁玲关于“土改叙事”的复杂性。丁玲的思考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

她的小说创作也超越了一般的土改小说，因为她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决定了她尊重事实，尊

重自己的观察，追求艺术上的“真实”和“忠诚”。因此，她的小说中“阐释符码”比重较

高，因为她注重细节的真实和文学典型的价值。

第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超越了时代和政治（“革命叙事”）的现代性局限，至今仍

然散发着动人的光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丁玲创作中在叙写革命斗争风云的同时，并不

放弃文学的审美观照和文化意义的追求。

前文在分析“葫芦冰”的各种符码功能时，我们观察到“象征符码”和“文化符码”出

现的频次并不少于其他三种功能的符码，换句话说，在丁玲创作中，她既重视小说的故事性、

思想性和艺术真实，同时在文本的审美蕴藉和文化深度方面也毫不吝啬笔墨。冯雪峰说，丁

玲的小说可以当作散文来读，也可以当作诗来读，称赞全书“可以说是一幅相当辉煌的美丽

的油画”，尤其是像《果树园沸腾起来了》一章，“这样的美丽的诗的散文，我相信没有一个

1 丁玲：《生活、思想和人物》，《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27 页。
2 同上，第 437 页。



读者读了不佩服的，这是我们现在还很年轻的文学上尚不多见的文字。”
1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审美观照并不只是单纯指出小说的文字优美，状物写景的圆熟，

而是说丁玲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为整部小说提供了一个独创的地理环境——果树园及其

形成的诗情画意和优美氛围。从第一章《胶皮大车》顾老汉赶着马车从八里桥穿越洋河、跨

过桑干河，进入暖水屯的时候，果树园便成为这个村的标记和符码，牢牢地镶嵌在长篇小说

的文本中。果树园连同即将收获的葫芦冰、苹果、梨子、葡萄等水果一起进入叙事中，滋润

和香甜的文字便充斥其间，为小说平添一种诗意和美感。之后，小说专门开辟两章《果树园》

和《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专门写果树和人们在果园收获的场景，更是美不胜收，成为小说最

优美的篇章。如果抽取这两章，不敢想象这部小说会怎样失色；或者说，即便这部小说其他

部分都被人忘记，只剩下这两章也会使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文学史名著。

其实，丁玲小说创作的深度模式并不在如何安排一个优美的自然场景，也不在她无意间

为自己小说增添了诗意空间，而在于她利用这些果园以及果园里的葫芦冰为小说创造了一种

恒久的文化景观，其文化记忆和文学基因永远定格在历史文化空间之中。文化记忆成为文学

作品接受和不断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一谈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们自动想起河北涿鹿

县温泉屯（暖水屯的原型），想起那片巨大的果树园，想起红白相间的“葫芦冰”、红彤彤的

苹果、白嫩嫩的香梨和一串串紫嘟嘟的葡萄。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经验，丁玲告诉我们，

任何深入的文学形式，任何创造性的文学写作，都必须与生命、土地、人民及其息息相关的

文化土壤一起生长。（完）

（此文发表于《长安学术》第 13 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2 月。约 16000 字）

1 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雪峰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410页。


